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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大海，时而静如处子，时而桀

骜不驯。但在海防官兵眼中，大海是祖

国的胸膛，深情而宽广，即便风啸浪卷，

那潮声也不啻为一首激昂雄壮的歌。

那片蔚蓝之上，激荡着海防战士戍

守海疆、奉献海疆的铿锵回响。

一

40 多年前，我入伍来到驻守长江口

北岸的海防二连。虽然只是匆匆 3 年，

但那片无垠的海、那条逶迤的堤，却给

我的军旅征程留下了无尽的感动。

那时我刚当上班长，一个周日的下

午，本来轮到我带队巡逻，可我早晨崴

伤了脚踝，于是前一天才到我们班当副

班长的刘岷江便顶替了我。看他带着

巡逻组精神抖擞地上了海堤，我心里不

禁泛起感激之情。

没想到才过了半小时，一名战士突

然气喘吁吁地奔下海堤，连声地叫喊着：

“连长，指导员，刘副班长陷进箭弓湾滩

涂里，叫海潮给淹没了！”

当时，我正在排房前的大树下整理

当天的班务会小结，脑中顿时“嗡”的一

声——这天是下午 4 点的潮汛，与巡逻

组 出 发 的 时 间 相 近 ，可 巡 逻 是 在 堤 上

走，刘岷江咋会陷到滩涂里呢？我当即

一拐一跳地朝箭弓湾奔去。

待赶到距离箭弓湾不到一公里处

时，远远就看见巡逻组的几名战士，正

面朝大海使劲挥手跺脚，声嘶力竭地呼

喊着。此时，海潮已淹没了整个滩涂，

海面上苍茫一片，汹涌的潮头正“哗啦

啦”地拍击着岸堤。我心头一紧，“扑

通”一下就摔倒在地。这时候，连长、指

导员蹬着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

片刻后，一名老兵骑着连长的自行

车，赶回来把我驮了过去，路上喘着粗

气述说了大概。原来，就在巡逻组接近

箭弓湾时，两个少年惊慌地朝着他们奔

来，边跑还边哭喊着：解放军叔叔快救

命，一个小伙伴掉到海里了。

刘岷江大吃一惊，带着巡逻组飞奔

过去，远远看见海面上仰着个小脑袋，正

无助地挣扎着。原来是驻地的几个小学

生到海滩采文蛤，对悄悄到来的涨潮毫

无察觉，待潮水漫过膝盖时才慌忙往回

跑，可一个同学却陷入泥浆里。

箭弓湾处在一段半岛形海岸的顶

端，海堤犹如拉满的弯弓拱入海中，由

此而得名。湾头修筑了一道垂直分水

堤 ，被 分 流 的 海 潮 形 成 两 股 漩 涡 状 水

流 ，导 致 两 侧 滩 涂 因 受 冲 刷 而 地 势 低

洼。少年恰恰就陷入这个危机四伏的

险段。

滩涂泥浆黏稠，人越是挣扎就会陷

得越深。眼看身边没有任何急救器材，

刘岷江喝令战士们守在堤岸，接着纵身

跳进奔涌的海潮，奋力游向少年。少年

被拽出泥浆，而他自己却被泥浆紧紧吸

住，消失在滚滚波涛中。

我赶到箭弓湾时，连长已带着几个

水性好的战士下海搜寻。堤上的指导

员和战士们都瞪大眼睛，紧盯着夕照下

的海面，盼望着奇迹出现。谁也不愿承

认眼前残酷的现实——汹涌的海潮已

经夺去了战友鲜活而宝贵的生命！

二

夜 幕 降 临 ，我 们 彻 夜 守 候 在 海 堤

上。惊涛的咆哮撞击着耳膜，飞溅的浪

花抽打着脸庞，可我却浑然不觉，只沉

浸在与刘岷江相处的那些往事中——

记得入伍第二年的夏初，我外出集

训 3 个月返回连队，刚登上内堤就感到

眼前一亮：营区两侧那两长溜生产地的

地头，竖起了一块块刻着班排名称的礁

石标牌，每块标牌上还配有一幅不同品

种、栩栩如生的描彩蔬菜图。

连队营区坐落在石筑外堤和土垒

内 堤 之 间 。 以 前 ，地 头 插 的 都 是 木 牌

子，因日晒雨淋而斑驳破裂，还常常让

海风刮得七零八落。此刻，斑驳木牌被

整齐划一的礁石标牌所取代，那片绿油

油的蔬菜也由此平添了几分雅致。

当晚，指导员交给我一个任务：出

一期墙报，表扬那个会雕刻的新兵。我

这才知道，这项杰作竟出自炮二排的贵

州籍新兵刘岷江之手。在经过一番深

挖细掘后，我以《夸夸咱连的“雕刻师”》

为题，在墙报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横平竖直的菜地，斑驳破裂的木

牌，连队生产地的这一幕反差，深深刺痛

了新战士的眼睛。他不声不响地从海边

挑回几十块长条形礁石，参军时装在行

囊里的钢凿铁锤，也由此派上用场。连

续一个月的清晨或黄昏，咱连营区的海

堤下，响起了阵阵‘叮叮当当’的脆响，与

如吟的涛声汇成了绝美的协奏……”

初秋时节，我被抽调去海防一连参

加“一专多能”试点训练。没想到在路

边车站，遇见了同样背着包的刘岷江。

他搓着手说，你写的墙报叫团里首长看

到了，让我去团部搞文化长廊雕刻。他

腼腆的笑容中，透出一丝淳朴和真诚。

转 眼 到 了 隆 冬 ，我 到 团 部 上 报 材

料。因为心里有份惦念，清晨就去了新

建的文化中心“海魂苑”。浮雕长廊被

皑皑白雪掩盖着，枪刺造型的石柱上，

“碧海赤魂”4 个刻字在旭日光芒中红艳

夺目，那是刘岷江的手笔……

蓦地，一阵脆亮的鸥鸣声把我从回

忆中唤醒。天已微明，滩涂潮水退尽，

空余涛声阵阵。那一刻，一股巨大的悲

痛撞击着我的胸腔——我的战友呵，你

以独具的才艺为军营增光添彩，可怎么

把自己也雕刻成了一座英雄塑像呢？

刘岷江牺牲后，上级批准他为革命

烈士。此后，二连官兵每次巡逻路过箭

弓湾，都要驻足向海堤上的英雄塑像敬

礼。塑像是当地政府为纪念英雄而修

建的。巡逻组每名战士身上也都增配

了一件“新装备”——一卷备用救生索。

后来，我离开了海防二连，但无论

辗转到哪里，每年“八一”，在面向军旗

庄严敬礼时，我都要在心里默默地说上

一句：“岷江战友，我向您敬礼啦！”

三

时光荏苒，在海防二连度过的那段

不凡岁月，渐渐凝成记忆珍藏于我的心

底。可没想到的是，17 年后千里之外的

一次邂逅，让我再次见到了英雄战友熟

悉的“身影”。

2000 年 8 月，我担任团政委时，带

队赴某海训基地参加演练。其间，我们

渡海登岛勘察地形。当登陆艇靠上码

头时，等候在那里的一个战士径直朝我

跑来，利索地向我敬礼说：“首长，我终

于又见到您了！”

我当时一愣，因为我是第一次登上

这座小岛，战士赶紧补上一句：“我是杨

红旗啊！”那一瞬间，仿佛有一记重锤敲

在我的心坎上，17 年前的感人场景油然

浮现眼前。

当年，刘岷江牺牲后，连队在箭弓湾

海堤上举行了追悼会，营长宣布了上级批

准刘岷江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被救出泥

浆而生还的少年杨少华，面对刘岷江的照

片，抹去眼泪握起拳头说：“刘班长，您留

给我的最后印象，是波涛中闪耀的两片红

领章。从今天起，我改名叫杨红旗，长大

后也要做一个像您一样勇敢的战士！”

海 堤 追 悼 会 后 ，我 曾 写 过 一 篇 报

道，刊登在当时的军区报纸上，其中特

别记述了少年面对英雄宣誓并改名的

细 节 。 杨 红 旗 把 这 张 报 纸 一 直 珍 藏

着 ，入 伍 时 也 带 到 了 部 队 。 这 次 上 岛

勘 察 地 形 ，当 地 警 备 区 先 期 派 工 作 组

上 岛 打 前 站 ，杨 红 旗 在 勘 察 人 员 名 单

上 看 到 了 我 的 名 字 ，于 是 便 有 了 这 番

码头相认。

当年的铿锵誓言犹在耳畔，可少年

已 长 成 个 头 比 我 还 高 的 壮 实 小 伙 子 。

完成环岛勘察后，我拉着杨红旗坐在海

礁上，我要把这 17 年间中断的故事缀连

起 来 。 没 想 到 ，杨 红 旗 那 段 平 静 的 叙

述，竟带给我始料未及的震撼。

杨红旗高中毕业后，践行诺言参军

来到这座小岛。服役第 8 年时，部队调

整布防，岛上只编配一个航标灯守护兵，

杨红旗毅然留下，担起孤身守岛的重任。

孤岛孑影，杨红旗的日子却过得很

充实。每天，他雷打不动地升旗、观测

气象、检查航标灯、填写值班日志……

空余时间，他学着刘班长的样子，从海

里挑回许多卵石，给斜坡上的菜地垒起

围墙，还搭建了塑料大棚。岛上一年四

季蔬菜不断，每次团里有人上岛，他都

要给船上装几大筐新鲜蔬菜。

就在前一年的夏末，一场强台风突

然从附近海域过境。狂风暴雨把海面

笼罩得如同黑夜，咆哮的浪涛排山倒海

般冲击着岛礁。深夜，岛上的航标灯骤

然熄灭，但仅仅几分钟后，那束明亮的

光芒又顽强地闪烁于夜空。危急时刻，

杨红旗把备用应急灯捆在身上，又把自

己绑在高高的航标灯塔顶上。

拂晓时分，大海恢复了平静。彻夜

战斗的杨红旗修好航标灯，照例举行了

一个人的升旗仪式。就在那一刻，他看

到一支飘扬着五星红旗的舰队，正沿着

小岛东侧的航道破浪南行。这年年底，

杨红旗获得了一枚金灿灿的二等功军

功章。

返航时刻，岛礁在我视野中渐渐变

小，但那抹飘扬于小岛上空的红色，却

溢满了我的眼眶。一个声音在我心中

久久回响——相距千里、时隔 16 年的两

起险情，如此神奇地演绎了一曲跨越时

空的英雄交响，那是血脉传承的力量！

海 的 啸 歌
■章熙建

雪落天山

■吉尚泉

雪落天山

一场旷日持久的雪

如同惨烈的战斗

戍边的战士

和雪站在一起

就是北疆，最亮丽的风景

抬望眼

天山高不可攀

一粒一粒的雪，堆积起来

就高过天山

年轻的战士，在雪地里站岗巡逻

用青春丈量人生

目光的深处

是先辈翻越雪山的故事

枪炮声声

如同远方的雷鸣

震落老家屋瓦上的残雪

却无法阻挡，战士行进的脚步

谁在雪中取暖，谁在用雪抒情

谁又在皑皑白雪中坚守

雪落天山，落在时间的深处

当军号响起

每一个崭新的日子

都晶莹剔透，带着人民的期盼

也带着亲人的祝福

静静守望

■韩 钢

来不及回味

昨夜的风霜与雪花

就迎来了

边防线上的第一抹晨光

这岁月叙事的又一个开始

是一个

永远不会终止的英雄故事

在雪地上闪光的姓名

和清澈的爱

都在这里

如界碑一般

把爱深深扎进了

大地的胸膛

成长，刻在了

被寒风吹裂的脸颊

坚守，装进了

炽热的胸膛

再把从军的日记

铺展开一个新的篇章

“寸土不让，寸土不丢！”

是我用青春

在群峰上

写下的炽热诗行

新的四季

我仍站立在

高高的哨塔之上

把雪山、边关

静静守望

那个雨后的清晨，我第一次遇见了

宋恒。草叶上还挂着细碎的雨滴，在操

场上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深浅交织的绿

草地升腾起淡淡的水汽。就在这时，一

道身影如出膛的子弹般从我身边飞驰

而过。

“你看，那就是我们连的‘兵王’宋

恒。”新兵代鸿杰一说起自己的班长，眼

中便流露出由衷的敬佩，“他体能出众，

射击技术也精湛。在军营里，如果你遇

到 一 个 每 次 都 比 你 跑 得 快 、射 击 比 你

准，还比你努力的人，你也一定会佩服

他。”

“好啦，准备集合训练了……”代鸿

杰话还没说完，一转头就看到晨跑结束

的宋恒已经迅速冲了过来。他慌忙连

蹦带跳地回到自己的队伍中。宋恒只

是淡淡地扫了一眼，队列里的新兵们立

刻精神一振，腰背挺得笔直，训练也变

得更加努力了。

“我其实没啥故事。”听到我们聊天

的宋恒，挠着头向我笑笑，随即带着队

伍离开了。

上 午 的 训 练 间 隙 ，我 又 找 到 了 宋

恒，想跟他多聊一聊。

“我的成长与小推车有关。”宋恒笑

着打开了话匣子。

那年，18 岁的宋恒怀着满腔热情，

走进英模连队“红三连”。没想到，新训

中成绩拔尖的他，下连第一次体能考核

就垫了底。

“在高手云集的英模连队里，我越

想赶上，却落得越远。”渐渐地，宋恒萌

生了退意，他像一只蜷缩的刺猬，逃避

训练，遇事推脱。不久后，连队参加完

上级比武，老连长让一名班长带着宋恒

推着小推车去领奖。“我当时想着，哪有

领奖用推车的，一定是罚我做苦力，就

不情不愿跟着去了。”

到了现场，宋恒看着眼前那几十个

奖杯、奖牌，还有厚厚的一沓奖状和堆得

像小山一样高的奖品，惊讶得合不拢嘴。

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

里 满 是 战 友 们 那 足 足 装 满 一 车 的 奖

品，连队这么多荣誉，却没有一个是自

己 挣 来 的 ，宋 恒 心 里 很 不 是 滋 味 。 睡

上 铺 的 老 班 长 ，俯 下 身 轻 轻 对 他 说 ：

“你是一个不错的苗子，只是还不够优

秀。在我们三连，别人的优秀线，是我

们的及格线！”

宋恒说，那段时间为了迎接下一次

比武，他铆足了劲天天训练，发誓一定

要为连队争回荣誉。一双胶鞋，他穿了

没有多长时间，鞋底就被磨平了。凭着

这股劲儿，宋恒入伍第一年便荣立三等

功。此后数年，他在各项比武中摘金夺

银，现在他一个人获得的奖牌、证书和

奖品也能装满一个行李箱。

如今，宋恒已转岗到新式装甲步兵

战车任车长。在近期旅里组织的新装

备全武器射击全流程示范中，他所带领

的车组一骑绝尘，熟练运用多装备、多

弹种进行实弹射击，获得上级好评。

我站在训练场边，听着整齐的口号

声排山倒海般涌来。我身后，一株株小

草在阳光下舒展着幼嫩的绿叶。不久

后，它们将悄悄染绿整个山野，给大地

编织出迷彩的衣裳。

荣誉背后
■李浩然

海疆驰骋万里涛（中国画） 夏荷生作

那年，我从军里被派到连队采写新

闻。听闻祁连山上有一个哨所即将进行

新老兵的交接仪式，我便申请和新兵一

起上山。

下午 5 点，太阳缓缓沉落，宛如一颗

硕大的明珠挂在山尖。半山腰上，一幢

红砖砌成的哨所静静矗立。我仰头望

去，心中忽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在

夕阳照耀下，一面国旗正迎风招展，那鲜

艳的色彩让这座孤悬在祁连山上的哨所

变得神圣起来。

我在哨所门前停下脚步，张班长迎

上来，给我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我迅速

还礼。接着，老兵从屋里走出来，黑瘦的

脸上洋溢着淳朴的笑容。我无意中瞥

见，远处一弯淡淡的新月已经升起，与另

一边还未完全落下的太阳共同挂在天

际，形成了一幅奇异而美丽的景象。

张班长凝视着那弯新月，轻声说道：

“祁连山秋日的太阳，是被月亮劝下山岗

的。”我愣了片刻，心中遐想，也许太阳真

的怀有深深的眷恋，即便月亮已匆匆升

起，它仍旧难以割舍对那片广袤如海的

天空的深情。

这时，跟随我而来的新兵放下沉重

的背囊。老兵从中取出土豆、洋葱、黄瓜

和一大块猪肉等食材，开始准备晚餐。

忽 然 ，他 兴 奋 地 喊 了 一 声 ：“ 一 面 新 国

旗！”

晚饭后，张班长和老兵显得有些拘

束，我察觉到他们的不自在。于是，我告

诉他们，不要因为我的到来而干扰了正

常工作。他们解释说，晚上计划开一个

班务会，讨论新老兵的交接事宜。

我借口要欣赏祁连山上的月亮，一

个人出门坐在银色的月光里。祁连山的

天空宛如倒扣的大海，繁星点点像是渔

船上的桅灯。

新老兵交接开始了，我能隐隐听见

班长介绍哨所的情况。老兵来自山东聊

城，而新兵则是陕西富平县人。他们交

接得很细，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确保新

兵能够完全熟悉并胜任接下来的工作。

交接完毕后，班长问新兵：“你会乐

器吗？”新兵回答道：“会吹笛子。”班长

便说：“那明早升国旗的时候，你负责吹

奏 国 歌 。”不 一 会 儿 ，哨 所 里 便 传 出 笛

声。起先，笛声断断续续的，不太连贯；

后来，班长打着拍子，新兵一遍遍练习

着。渐渐地，悦耳的笛声在月光下回荡

开来……

夜色已浓，我一挨枕头就睡着了。

夜里，我朦朦胧胧地听见班长和老兵在

对话。

老 兵 说 ：“ 明 天 一 大 早 升 完 国 旗

后，我就得下山了。兄弟啊，咱们就此

告别了。”

班长有些感慨地说：“你不会记恨我

吧？有时候我对你挺严厉的。”

老兵爽快地回答道：“哪能呢！那次

你冲我发火，也怪我偷懒了。其实我心

里清楚，你是为了我好。”

“不是你偷懒。那次，你刚巡逻回

来，区间线路又出了问题，我太着急了。”

班长解释道。

“都一样，遇到那种突发情况，谁都

着急。咱们在山上一起待了两年，也是

缘分啊！”老兵说完后，两人击了一下掌，

然后轻轻笑了起来。

我翻了个身，他们的谈话戛然而止。

清晨，阳光从门缝里钻进来，将我唤

醒。我看着张班长和老兵脸颊上的两团

红晕，对新兵说：“这是祁连山上兵的标

志！”新兵看着他们笑了，而老兵则告诉

他：“过一个月，你也会拥有这骄傲的两

团红！”

洗漱完毕后，我走出哨所，看着两个

士兵在班长的带领下出早操。吃过早

饭，新兵取出笛子，准备开始升旗仪式。

我大声宣布“开始”，新兵用笛子吹奏国

歌，崭新而鲜艳的国旗缓缓升起，老兵面

向国旗庄严地敬了个军礼。这一刻，我

眼眶湿润了，笛声在寂静的祁连山上回

荡，传得很远很远。

升旗仪式结束后，老兵小心翼翼地

将那面换下来的国旗收起，放进背包里

留作纪念。我们时间紧迫，因为下午连

队将举行欢送老兵的仪式，然后他要搭

乘列车回聊城老家。

我走在前面。老兵刚走两步，忽然

扭头对班长说：“记得把执勤的照片发给

我，让我回家后也能回忆起在哨所的日

子。”

我们并肩赶路时，老兵注意到我眼

眶发红，低低地问了一句：“是不是沙子

迷了眼睛啊？”

交

接

■
邹

冰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